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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岁少年叶文斌的一次“出
门旅行”，成了母亲费女士心中挥
之不去的噩梦。2025 年 7月 28日，
他向母亲告知将与同学结伴前往南
昌旅游，脚步却悄然辗转云南、广
西两地；十天后，这份偏离预设的
行程彻底断联，线索最终指向遥远
的柬埔寨。
　　为寻回儿子，同年 12 月，费
女士孤身踏上前往柬埔寨的寻子
路。在当地辗转一个月后，她于近
日返程回国。
　　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费
女士复盘了这段充满波折的经历：
见过多名从电诈园区脱身的人，收
到要求下架寻子视频的匿名信息，
甚至只身闯入电诈园区……
　　此前线索显示，叶文斌疑似被
以 16 万元的价格转卖，照片中还
可见伤痕。当地华人黎先生向中国
新闻周刊坦言，由于无法锁定叶文
斌可能被困的园区位置，寻人如同
“大海捞针”，“他已经挨打了，
现在大家最担心的是他的生命安
全”。

疑被转卖

　　2025 年 10 月，一条源自境外
社交软件群组的消息，让费女士瞬
间陷入崩溃。
　　群聊截图显示，有人发布“转
卖猪仔”的信息，明确标注“叶文
斌，19岁，因无业绩、不服从管理，
10 万元从蛇头处购入，含近期开
销现 16 万元出售，一手交钱一手
交人”。
　　费女士确认，照片中的人正是
儿子叶文斌，他的手臂、面部有明
显伤痕。但没等她深入追查，仅过
了几天，这条唯一的线索便已下架。
　　叶文斌是江西上饶市铅山县
人，3 岁时父亲不幸离世，此后全
靠母亲费女士独自拉扯他和兄弟长
大。
　　2024 年，叶文斌从上饶一所
职业高中毕业，先在南昌地铁站做
了半年实习安检员，之后回到老家，
陆续尝试过外卖配送、养老护理等
工作。在费女士眼中，儿子从小就
懂事乖巧。
　　因此，叶文斌跟她说“想和同
学去南昌玩几天”时，费女士没有
多追问。

　　这次看似普通的出行，成了母
子俩磨难的开端。
　　2025 年 7 月 30 日下午，一名
自称云南边境工作人员的人，用叶
文斌的微信给费女士打来了语音电
话，告知她叶文斌试图出境。不过，
该人员不愿意提供自己的工作座机
或者个人手机号。
　　当晚，费女士和儿子进行了最
后一次视频通话。“我问他怎么会
在云南，他说就是同学请客旅游。”
费女士回忆，因为儿子之前也请过
这位同学外出旅游，她便没有起疑，
只是反复叮嘱儿子注意安全，要求
每天跟自己报备行程。
　　那次视频通话中，叶文斌始终
未透露自己身处的环境，费女士没
多想，但顺手截了几张母子同框的
照片。
　　其中一张照片里，儿子正用手
按着脸部的“酒窝”处。后来她把
这些照片发到网上求助时，有网友
提醒她：“按着‘酒窝’，或许是
‘救我’的谐音。”
　　起初，叶文斌确实按约定每天
向费女士报备：分享过西双版纳
的风景照，也发过丽江古城区的定
位……可这种“安稳”没持续多久。
2025 年 8 月 7 日后，叶文斌的微
信再也没传来消息。
　　警方调查梳理出的轨迹显示，
叶文斌曾从云南普洱前往昆明，再
到西双版纳，之后在广西靖西“消
失”。他出行同伴的最终去向，则
指向了柬埔寨。
　　自那以后，费女士彻底失去了
儿子的消息，直到那条境外社交软
件群聊的出现。

赴柬寻子

　　从未踏出过国门的费女士为了
寻回儿子，于 2025 年 12 月 5 日孤
身前往柬埔寨金边。
　　出发前，她曾两次遭遇疑似“寻
子线索”的对接，却都以失望告终。
　　费女士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第一次对方开价 20 万人民币，原
本约定见到孩子再付钱，后续却突
然要求先付款，出于警惕，她没敢
答应；第二次对方报价3.5万美金，
还说人已经到楼下了，却坚决不同
意她找的第三方拍照确认，最后对
方以“耽搁时间太长”为由告知她，

孩子已经被再次转卖。
　　自始至终，她都没机会和孩子
通上一次话、确认一句平安。
　　第二次对接发生在她启程两天
前。“如果是我自己去，就能确认
是不是我的孩子。”
　　费女士在网上结识了一名愿意
提供帮助的华人，抵达金边后，她
落脚在这名华人经营的酒店里。
　　当地多名华人向中国新闻周刊
明确了一个关键难题：想把叶文斌
从园区“捞”出来，首要前提是确
定他被困在哪个园区，否则一切都
是“大海捞针”。
　　一个失联者的家属群里曾传出
一丝线索。“那个人自己被卖过 3
个园区，后来因为当地打仗才跑出
来的。他说在第二个园区见过我孩
子。”据费女士回忆，此人还提到，
叶文斌和别人“不一样”，头部被
人用黑布套了起来，所以他多注意
了一下。“但因为穿着衣服，看不
出来身上有没有伤。”
　　结合之前了解到的信息，费女
士查到孩子疑似是在第二个园区所
在的木牌地区失联的。
　　但多年在当地协助被骗人员脱
困的华人王昊向中国新闻周刊解
释，仅靠这一点根本无法锁定叶文
斌的具体位置：“木牌是很多人最
初和家里失联的地方，这里更像一
个‘中转站’，想在这里找到人几
乎不可能。”
　　那段时间，恰逢不少人从园区
侥幸逃出，费女士一边给他们提供
力所能及的帮助，一边趁机挨个询
问：“有没有见过我的孩子？”可
依旧杳无音信。

进入园区

　　在柬埔寨的一个月里，费女士
几乎穷尽了所有可能——求助大使
馆、联络多个商会会长、对接当地
协助被困者的华人……她见证了多
人从园区逃脱，最终却下定决心，
涉险进入园区探寻线索。
　　“有个园区负责人在国内社媒
平台上私信我，说和我是老乡，被
我的寻子经历打动了，还说自己经
济条件好，不会骗我的钱。”费女
士回忆。
　　对方多次向她发出邀约，尽管
身边人都极力劝阻，她还是决定“赴

单亲妈妈，只身闯电诈园区

约”，“我想救孩子的话，一定得和这些人接触”。
　　“他开着一辆车窗贴了黑膜、看不清内部的
现代轿车来接我。从金边出发不到两个小时，车
子穿过一道铁门驶入一个院子，直接开到一栋楼
下，随后我跟着他进了‘公司’。”费女士说，
园区里一栋栋楼房整齐排列，里面的人都坐在电
脑前“工作”，表面看上去毫无异常。
　　但当她在这位负责人的办公室里看到一把枪
时，瞬间便清醒过来。
　　让费女士意外的是，这位负责人表现得十分
“坦诚”，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招聘员工从事电
诈工作，有时也会花钱买人。
　　“他说园区里有自愿过去的人，每天正常上
班 10 到 12 个小时；但被买卖过去的人就像私有
财产，每天要工作16到 18个小时。”费女士转述，
对方还提到“老板不打人，但部分管理人员会体
罚员工，至于体罚严重程度，他们‘并不清楚’”。
　　最后，这位负责人承诺，会发动身边的人帮
忙寻找叶文斌的线索。
　　“首要前提是确定叶文斌所在的具体园区。
能报警就尽量报警。”但据王昊观察，这两年在
当地“捞人”越来越难，“一年多以前，大部分
人通过报警等正规程序就能被救出来，现在这个
概率足足降低了一半。”
　　王昊说，在一些情况下，家属能对接上园区，
双方协商。“两边谈好价钱后，我这边派人进园
区确认人在，然后付款放人。”
　　面对费女士的求助，另一位在当地生活多年
的华人黎先生也直言无奈：“目前可行的办法不多，
除非园区主动放人，或者孩子自己跟园区协商、
向外发送求助信息，否则我们很难发力。”
　　寻子途中，费女士还遭遇了匿名人士的“捉
弄”。对方声称叶文斌在缅甸，还称其“已伤残”，
要求她先下架个人账号上的寻子视频，才愿意“谈
条件”。
　　多名华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在柬埔寨被
转卖的“猪仔”，并非只会被留在当地，还有可
能被转移到周边其他国家，这更增加了寻人的难
度。
　　但当费女士按要求下架视频后，对方却再无
音信。
　　在王昊看来，想要保障被困人员的安全，“家
属仍需要持续曝光，热度不减，逼着园区把人送
出来，没有退路”。但也有当地华人向费女士表示，
“可能是舆论有点大，导致园区把叶文斌控制得
更紧了。”
　　1 月 4 日，中国驻柬使馆发文再次提醒广大中
国公民：所谓海外“高薪招聘”信息，很多涉及
网赌电诈、黄赌毒等灰黑产业，一旦身陷其中，
极易遭到非法拘禁、暴力虐待，甚至面临生命危险。
切勿轻易听信传言，以自身安全甚至生命为代价
铤而走险。
　　此外，据中国驻柬使馆公众号，综合柬媒报道，
1 月 6 日，金边市市长坤盛要求警方、宪兵以及全
市 14 个区政府，持续加大力度打击电诈，坚决取
缔各类赌博活动，全面清除辖区内违法犯罪行为，
进一步巩固和提升社会治安与公共秩序。
　　“能跑出来的人都是万里挑一，需要很好很
好的运气，这就是我去到那里也没结果的原因。”
费女士称，她将稍作整顿，再想办法找到自己的
孩子。

　　（文中王昊为化名）


